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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月月留留痕痕

进入七月，暴雨说来就来。天光骤暗的
午后，磅礴大雨裹挟着狂风砸向屋顶的瓦
砾，不一会儿，屋檐处的雨水变成了透明的
水帘，哗哗地砸在青石上，溅起朵朵水花，
恍惚间，童年的记忆也随之翻涌。

小时候，每逢这样的雨天，生产队的大
喇叭总会响起队长大声的呼喊：“所有党员，
每人多带麻袋、化肥袋，立刻去防汛！”身为
党员的父亲听到广播后，立即和母亲翻找出
家里所有空置的麻袋、化肥袋扎成捆。随后，
他披上蓑衣，熟练地系紧绳结，再提上马灯，
一头扎进雨幕，坚定地朝集合点走去。

刹那间，雷闪电鸣，狂风呼啸着席卷而
来，雨势愈发凶猛，屋檐下的雨水瞬间汇聚成
雨帘哗啦啦砸在屋檐下的地面上，溅起的水
花几乎要扑到我脸上。我缩在门槛边，眼睁睁
看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白茫茫的雨雾中。
又一阵雷声滚过，震得窗户发颤。我盯

着雨帘发呆，却总觉得能听见父亲系蓑衣时
绳子摩擦的沙沙声，想象着父亲在雨中扛泥
袋的身影，那盏马灯的光在风中晃晃悠悠，
像照亮整个世界的火种。多年后，我才懂
得，那夏夜的风雨，浇不灭的是沉甸甸的责
任；比惊雷更震撼的，是父亲在雨雾中坚守
的信念；那盏微光虽弱，却足以劈开黑暗，

照亮他走向责任的征程。
父亲是生产队仓库保管员，吃过晚饭，

他总是准时提起马灯，向生产队粮仓走去。
他先要沿着仓库四周仔细检查墙根的每一
处角落，遇到可疑的响动，把马灯举得高高
的，仔细查看，巡逻一圈后，才走进仓库。他
时而蹲身检查粮袋，时而起身巡视屋顶。那
盏马灯的光，照亮了仓库的角落，也照亮了
父亲守护集体财产的赤诚之心。这不仅是我
童年最暖的珍藏，也是信仰最初的模样。

农忙时，村里的党员会议总在晚饭后召
开。我常蹲在窗根下，透过竹篾缝隙张望：
摇曳的煤油灯下，十几位党员围坐长桌，队
长用豁口搪瓷缸敲着桌面：“今年雨水大，
得提前加固河堤。”父亲翻开磨破边的本子
认真记录，墙上晃动的身影里，他的后背挺

得那么直。那一刻，一种难以言喻的自豪在
我心底升腾——— 这是我的父亲，是我心中最
了不起的党员父亲。

那年洪水来得凶猛，浑浊的河水咆哮着
漫过堤岸。深夜的广播声刺破雨幕震醒了全
村的人：“全体党员紧急集合！”父亲起身抓
起蓑衣就往外冲，母亲追喊“当心水大。”他
回头咧嘴一笑：“没事，全村党员都在，
人多力量大！”很快融进雨幕。我趴
在窗口，看一盏盏马灯从村里各
处亮起，像星辰朝大队部汇
聚。后来听母亲说，那个雨夜
河堤险象环生，父亲和党
员们跳进齐腰浊水，用血
肉之躯筑成人墙。雨水
裹着泥沙冲过来，他

们攥紧沙袋喊哑了嗓子也不退半步。天蒙蒙
亮时，他们浑身泥浆，却仍强撑着帮村民转
移物资。
后来，淮河得到有效治理，堤坝逐年加

固，再大的雨也没让河水漫过堤岸。但每个
暴雨天，我仍能看见父亲和他的党员兄弟们
扛着铁锹冲进雨幕的身影。信仰不是遥不可
及的光，而是普通人在泥泞中坚守的身影，
是危难时冲在最前的无声约定。

如今，当年斑驳的生产队仓库，已变成窗
明几净的村部党群服务中心。院中的红旗迎
风飘扬，墙上的党旗崭新如朝阳。让我欣慰的
是，儿子如今也成为一名党员。看着他佩戴
党徽的模样，我仿佛看见当年父亲挺直的脊

梁。精神的传承，早已
在血脉中延续，

生生不息。

母亲是我在月头接过来的。接她
来时，她糊里糊涂。这是母亲近两年反
常的表现，且情况日益加重。母亲九十
岁高龄，不能自理，这两年我们轮着照
顾。
记忆中，母亲一向衣着朴素而不

乏讲究。如今，她却愈发邋遢起来。一
日三餐，不是米饭掉到地上，就是菜汤
洒泼到衣襟，几次三番，三番几次。每
每见状，我总是急忙起身替她收拾，笑
着安慰她说：“没事没事，人老了，手脚
不灵便，都是这样。等我以后老了，恐
怕筷子都拿不动了喽，还不如您呢！”
不知是母亲信了，还是难得糊涂，她总
是低着头，不言不语，无力地拨拉着碗
中的饭菜，无声地叹息。
母亲天性好强，自己能做的事，从

不愿麻烦别人，即便是后来渐渐老了
也不肯。前年，母亲每次来我家时，若
是提出帮她洗澡，她是死活也不肯的，
宁可不洗。每次她洗澡时，我们娘俩就
像打架似的，僵持上老半天。自去年下
半年开始，母亲突然间像换了个人似
的。帮她洗澡，她尽管还是不太情愿，
可终究还是默许了，让我喜出望外。我
一边帮她擦拭着身子，一边和她唠嗑：
“从小都是您帮我们洗澡，如今您老
了，我帮你洗洗、擦擦不是应该吗？再
说了，在您面前，我一辈子都是个长不大的小孩子。”母亲或
许听懂了我的意思，无力地摇着头，呵呵地笑着，如孩子般开
心。

帮母亲洗头时，她倒是很听话，叫她怎么做，她就怎么
做，像极了我小时候，她给我们洗头一般。洗完头，给她吹
干。听着吹风机的呼呼声，她喃喃自语：“还是你们家里
好，水自来热，不要烧，一天到晚用不完！”母亲的话催生
了我几分伤感。很显然，在她的骨子里，还有你我之分、
城乡之别。在她看来，我是她的骨血，却非一家人。

母亲终究年纪大了，怕冷怯寒。每次给她擦身时，
先上再下，快点、再快点；小心、再小心，生怕一把留
神，浴巾磨破皮，或是弄疼她。用热毛巾替她擦完上
身，赶紧为她换上干净的衣服，再擦下身、到双脚。记
忆中的母亲，身体一直很硬朗，腰板最挺，如今几乎佝
成了一张弓，瘦得皮包骨头。两条瘦削的胳膊，青筋暴
出，僵硬、无力。整个擦洗过程，母亲一直低着头，含着
胸，尽力配合我，默不作声。尽管我不时逗她开心，她
也只是“哼哼”应答。洗完澡，穿好衣服，像是受完了

“刑”，母亲总是叹着气，嘟囔上几句：“唉，人活老，倒
成了累赘！”她一边絮叨着，一边拄着拐杖朝沙发挪
去。每每听到这扎心窝的话，我心里总是漾着莫名的
酸涩，劝她不要这样想。俗话说得好，老母一百岁，常念
八十儿。在母亲的心里，似乎只有她爱孩子们的权利，
却没有我们爱她的义务。从小到大，她总是幸福着我们
的幸福，痛苦着我们的痛苦，唯独忘了她自己。
母亲的确老了，一日不如一日，常犯糊涂，言行较往

常更加不可思议。刚来时好几晚，她几乎整夜不睡。深夜
拄着拐杖，捣捣点点，从客厅到卧室，从卧室到客厅，“哒
哒哒”地转悠。夜晚用过的纸尿裤，她不是东塞西藏，就是
从窗口扔下，常招致保洁人员和楼下住户的抱怨。为此，我
常下去向人家赔不是。平日里吃过的果皮、零食包装袋之
类，叫她放进垃圾桶，她偏寻个没人的空档，偷偷地从阳台扔
下。上完卫生间，忘记了冲马桶；零食随意乱放，弄得口兜、沙
发、枕头到处都是。看着母亲的样子，我心里五味杂陈，心酸，
更是心痛。

岁月无情 ，
光阴如刀。母亲
一天天地老去。
我无力拽住岁月
的流走，唯一能
做的只能多陪陪
母亲，待她好点、
再好点。

在时间的长河里溯流而上，游过
冬夏，游过春秋。抬脚上岸，还没顾
上喘口气，双脚就踏进了五十年前的
工作组驻地：左王公社、李岗大队、
康庄生产队鲁队长家。

鲁队长家的鲁大娘热情贤惠，屋
子收拾得干净敞亮，就让我和郭玉珍
住在了她家。其他几位工作组成员，
住在另一处不远的地方。当时，说是
进行路线教育，其实二十来岁的我
们，正是需要别人教育的年龄，啥也
不懂，能教育谁呀！好在我们运气
好，碰到了王多才这样的几位好领
导，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从农民朴
素的情怀中，还真学到不少东西。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这句话用在王多才主任身上，再合适
不过了。他这个四十多岁的公社办公
室主任，担任我们工作组组长，担子
似乎重了许多。那时的社会形势，还
处于晃晃荡荡的状态，像大病初愈，
还没恢复健康的人，头脑还不太清
醒。上面政策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
样，让人琢磨不透，组长时常忧愁得
长吁短叹，夜不能寐。几天前，刚布
置我和玉珍等六人去生产队开会，宣
传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不准上街
卖东西；不准“兴”菜园；不准养猪
养羊；甚至连养鸡鸭也要限制数量。
为的是集中精力，人们全心全意投入
生产队劳动。可是还没宣传完，王组
长就让我们停下来。说听了半夜收音
机，觉得政策可能有变化。观察一段
再说吧。说完就低下头，又在思索什
么。
王主任说： “养鸡养鸭都受限

制，农民买油买盐靠啥呀？”他要我

们谈谈感受。我们大都来自农村，当
然感同身受。于是，以后只讲发展生
产，搞好生活，再不提“割尾巴”的
事。这期间还为康庄队兴修了一条机
耕 路 ， 让 “ 康 庄 ” 最 先 走 上 “ 大
道”。接着又替他们买了一部打米
机，建一个米机厂，让人们摆脱碓舂
手磨的艰难，一心一意搞生产。

尝到了生活的甜头，群众的积极性
更高了。为了利用一切土地，多收一些
粮食，年三十那天，我们还带领群众，
到城东湖种小麦。北风呼呼，雪花飘
飘，天地间雾蒙蒙一片。人们左臂挎着
筐里的麦种，右手抓过麦粒，随着步
伐，一步一撒。与其说干活，不如说在
舞蹈。冷风卷着麦种和雪花，漫天狂
舞，肆意挥洒，飘在半空中，落在地垄
上，也掉进人们喜悦的心坎里。天道酬
勤！真心对待土地，土地一定回报硕
果，第二年午季，小麦果然获得了大丰
收。这丰收的喜悦，给困难时灰暗的日
子，又增加了一抹亮色。

虽然生活艰苦，工作繁重，但是
有领导扛着，即使天塌下来，也砸不
着我们“小个子”。

和鲁大娘闹着玩，便是司空见惯
的事，就像女儿在母亲面前，撒娇似
的自然。大娘没有女儿，一个儿子刚
娶亲，新娘子很漂亮，但是腼腆。新
娘子像她婆婆一样，热情厚道，说话
张嘴就笑。有一次，她男人在东湖里
捕到两只野鸭子，婆媳俩忙乎半天，
居然给玉珍我俩留了一碗鸭肉。那可
是一年到头难尝荤腥的年代啊！闻着
那个香啊，馋得我们直咽唾沫，但嘴
上还讲着谢绝的话。推来推去拒不
过，才忸扭怩怩接过来，我看玉珍

笑，玉珍看我笑，在
大娘催促下，才不好
意思地吃完了。

夏夜里，月光
灿烂，夜色如水，
月光将树影画在
地上，绘在院墙
上，形成一幅幅
精致的图画。鲁
大娘爱在凉床
上乘凉，要是
鲁 队 长 不 在
家，大娘就喊
我 和 玉 珍 聊
天，还时常拿
西 瓜 给 我 俩
吃。
月 亮 不 紧

不慢地走着。
大概嫌墙上的
图画陈旧了，
又将我们三人
的近影画在了
墙上，像坐船闲
游的情态。玉珍
指给我看，我惊
喜地大笑，但似
乎还缺点什么。
玉珍抓过大锹当船
桨，双手握着斜放
的锹把，身子一前
一后晃动着，作划船
状。我也配合着，晃
动着身子，像在微波
上荡漾的姿势。鲁大娘
见状，会意似的一笑，
也摇晃着身子，配合我
们。我们一边晃一边笑，笑
声洒满了院子。还引来一群
萤火虫，争先恐后地看热闹。

鲁队长进门说：“半夜了，
还不睡啊？ 明天一早还要出工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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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的马灯
李 霞

儿时的夏天，快乐总是来
得简单些。烈日下，我们逮鱼摸
虾、摘莲蓬、翻菱角，样样精通；逮

牵牛、捉蜻蜓、摘知了壳是拿手好
戏。然而“玩打仗”才是我们的必修

课，到城河边拽几根柳条编个草帽戴
在头上，小伙伴们有的持玩具枪，有的
持小木枪，还有拿红缨枪的，而我则握着
一把豁了口的大刀。
这把刀刀身铁锈斑驳，刃口处缺了一

小块，像是被什么硬物碰撞后留下的，刀
柄缠着褪色的红布条，早已看不出原来的
颜色了。每每握着它，仿佛能感受到一种从
刀背上发出的呐喊声。

“拿把破铁片子咋能指挥我们？”小胖墩
不服气地嚷道。我却振振有词：“这把刀是我
二爷爷留下来的，他当年是红军，曾在霍邱
保卫战中砍杀过白狗子！”伙伴们听了，便不
再作声。其实，关于二爷爷的事，我也知之甚
少。只听父亲提起过，二爷爷二十不到就跟
着红军走了，再也没回来过。那把刀，是他留
下的唯一信物。

夏日的午后，我们常在巷子里的老芘
树下“排兵布阵”，我举着那把豁口大刀，俨
然是个小指挥官。伙伴们分成两拨，一拨扮
红军，一拨扮白军。我们高喊着冲锋，在田
埂上奔跑，在麦垛间穿梭。汗水顺着脸颊
流下，尘土沾满了衣裤，却丝毫不减兴致。
有时玩得兴起，我会举起那把刀，对着阳
光挥舞，阳光透过刀身上的锈孔，在地上
投下斑驳的光影，我隐约觉得那光影里
藏着二爷爷的影子。

一次，小刚子怯生生地问我：“你
二爷爷真用这刀杀过敌人吗？”我愣住
了，说实话，我并不确定，父亲只说二
爷爷是红军战士，牺牲在战场上了，
至于这把刀的来历，他从未细说。
但看着小伙伴们期待的眼神，我
还是点了点头，“那是肯定的，
这刀上的豁口，就是跟白狗
子拼刺刀留下的。”伙伴们
发出惊叹声，目光中多了
几分敬畏。

有年清明，父
亲带我去给爷
爷扫墓，却
发 现

没有二爷爷的墓，父亲这才哽咽
地给我们讲了二爷爷的故事。原
来，二爷爷是个铁匠，1931年春，因
不满地主豪绅的欺压，带着自己打
制的镔铁大刀参加了赤卫队，翌年转
为红军，并随旷继勋军长解放了霍邱
古城。7月7日霍邱保卫战打响，他与战
友一起和敌人浴血奋战六昼夜。7月12
日，城破前夜，他辗转回到家，把大刀交给
爷爷说：“如果我回不来了，这把刀就给后
人留个念想吧！”转身又投入到硝烟弥漫
的战场。
霍邱保卫战最终以惨烈收场，县城失

守，千余名红军与赤卫队员牺牲。爷爷曾在
牺牲人数最多的埋蛇沟寻找二爷爷遗体，
未见踪迹，又围绕古城找了三天三夜，也无
结果，爷爷便寄希望于二爷爷随红军一起突
围了。之后的岁月里，二爷爷杳无音讯，就像
湮没在历史里的尘埃一样，唯有这把残缺的
大刀，成了他存在世上的唯一凭证。
爷爷临终前，仍念叨着要证明二爷爷的

烈士身份。可是战火摧毁了档案，幸存者散落
天涯，无名英雄的认定成了无解的难题。
我渐渐长大，不再玩那些游戏。那把豁

口大刀就被收进了老屋的旮旯里，和其他
杂物堆在一起。偶尔收拾屋子时看见它，才
会想起儿时夏日的那些快乐时光……
去年霍邱红25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建

成，网上征集相关历史文物，我想起了
那把大刀，于是跑回了老家。在老屋翻
箱倒柜，里里外外都找遍了，也不见大
刀的踪影。由于父母都已经驾鹤西
去，这把豁口大刀的下落就成了无
法查证的悬案。
英雄辈辈出，江山代代传。倘

若二爷爷在天之灵有知，看见今
日的家乡高楼林立，百姓安居
乐业，应该感到欣慰，那些无
名烈士的鲜血，终究浇灌出
新生的土地。而那把豁口大
刀所承载着的记忆和精
神，时刻提醒着我们，赓
续红色血脉，传承红
色基因，铭记历
史，不忘来时
的路。

在康庄的时光
李太芳

卫 修 芝 和 她 的 庐 剧 班 子
卫艾云 文/图

傍晚，在梁祝故里，在“咚咚锵、咚咚锵”的
锣鼓声，像是围着那屋檐打转转，吸引着一批
又一批的群众围过来。

“卫大姐，哪里唱戏？”路过的人总会这样
和卫大姐打招呼。“过湾村有老人过生日，想听
庐剧，待会儿我带大伙去凑个热闹！”

人群中，那张熟悉的笑脸再现。身形矫健，
步履如风，梳着永远整齐的马尾，一身火红的
演出服，显得头发更加乌亮。这位已过花甲
之年的卫大姐卫修芝是这支队伍的核心人
物。

庐剧在舒城历史悠久，卫修芝自小受家
人影响，在很小的时就开始学这门文艺。
“以前是男孩子学的比较多，因为这本身也
是个体力活。好在父亲开明，让我和家里的
兄弟一起学。”白天下地挣工分，晚上跟着
父亲学这门手艺，就成了她的日常生活流
程。十几个人在自家堆草垛的场子上，压
腿、蹲马步、练习唱词、学步伐……他们数
十年如一日地重复着。

后来，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南下打
工，这支队伍渐渐沉寂。一些队员也上了年
纪，唱不动了。

一向闲不住的卫大姐，发愁了。“不想
把这门技艺丢了，老将在就不怕没柴烧，必
须得上！”卫大姐为人热情、待人真诚的性
格，深受周围好姐妹的喜爱，她把自己的想
法告诉大家，她决定成立一支队伍。这十几
年来，方圆几十里，只要有活动，她是一场
活动不落地跑着。卫大姐不是去送戏就是去

排练，她对这支队
伍的热爱，源自于
她对地方文化庐剧
的喜爱。
这不，今天，

她又带着大伙儿去
唱庐剧了。

街边那家姑娘
失散多年，前不久
被找回来了。这丫
头让她妈妈陪着去
看看家乡的戏———
庐剧。只见她欣喜
若狂，屁颠屁颠地
跟着大人后面 就
跑。
这附近家里有

啥喜事的，能请到
卫大姐的队伍，那
主人脸上可算有光

了。卫大姐很忙，要忙着教大家打锣鼓、忙
着教大家练身段、忙着写剧本……主人家找
她要提前，这提前还不一定能约上。一旦是
约上了，这消息就像是长了腿，前后几个村
的老人们都会知道，等演出那天，他们像是
和主人家一起在迎接一个无比重要或盛大的
日子。
这个队伍里的成员来自各村，更准确一

点，他们更像一个杂凑班子。道具缺了，自
己做。脸谱梳头之类，更是演员们亲力亲
为。每次演出之前，锣鼓都要试试，一来找
找节奏，二来也是释放演出要开始的信号。
当然，这锣鼓一咚咚锵，附近的货郎挑准时
会出现。那货郎挑的担子里玩意儿多，拨浪
鼓、铁皮青蛙、泥塑娃娃、五颜六色的弹
珠，还有各种造型的麦芽糖。货郎挑走南闯
北，听得多、见得多，每次来都要和卫大姐
她们说上一会，这说话的功夫，孩子们也是
四面八方地围过来要这要那的。其实这些东
西质量算不上好，但是孩子们就是莫名喜
欢，大人们也经不住孩子的软磨硬泡，纷纷
乐呵呵地掏口袋去完成孩子的心愿。

乡下唱戏，这戏台子搭得也没什么讲
究，地平坦就好。空气里，除了人声，还夹
杂着稻花的香味。不一会儿，这演出就要开
始了，锣鼓喧天的，好不热闹。一茬一茬的
人往戏台这里赶，放眼望去，黑压压一片的
人头。有人是垫着脚尖，伸长脖子；有人嫌
挤着，干脆就站到田埂上，若是看不清，再
搬个泥土块垒起来站上去看。台上演员的喜

怒哀乐牵动着台下观众的神经，而小一点的
娃娃们聚在一旁，不看戏，而是专门去关注
旁边的唢呐手——— 看那腮帮子一起一落，更
是引得娃娃们哈哈大笑。

终于等到了梁山伯和祝英台登场了，演
员水袖一甩，碎步走起来，还没开口，这戏
台下就掌声雷动。一声“梁兄”喊得大家如
痴如醉。十八里相送的经典桥段，大伙儿是
百看不厌。
末了，所有的演员都登台鞠躬致谢。这

时候，主人家会吆喝一声，今晚的戏好看
吗？一句“好看”让主人家倍有面子，大伙
儿也特高兴。演出结束后，大家还在交头接
耳地议论着今天演员谁唱的好，谁的表情
到位，谁的动作标准……

此时，戏台后，卫大姐团队的成员们
正在搬道具、收戏服，很多群众还是意
犹未尽地来和演员们说说笑笑。

朦胧的月色，微风拂过脸庞，演员
们湿透的衣服就是今晚演出的最好证
明。

清点完毕后，卫大姐要带着队伍
把道具送到储藏室，一次忙碌的演出
就完成了。通常演出结束的第二
天，大家还要再复盘下，再雷打不
动地练功。“一日不练功，自己知
道；三日不练功，观众知道。”
卫大姐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练功苦不苦，当然苦，可一
想到台下观众的那一张张笑
脸，我们这些演员的苦就值
了。传统的庐剧，如《十八里
相送》《孟姜女过关》，我们
这代人再不去唱，可能会
断了……”
卫修芝和她的队

员们，没有华丽的戏
服，没有精致的妆
容，却给田间地
头带来无数的
欢声笑语。

被当地人称为“农民
画家”的陈福道，虽年逾
七旬，但耳不聋、眼不
花、身体矍铄、老当益
壮。他几十年如一日，用
墙绘艺术融合乡土元素，
用手中的画笔描绘出一幅
幅和美乡村图景——— 贴近
生活、贴近农村、贴近农
民，深受村民喜爱。
四十多年前，陈福道初

中毕业，留在生养他的叶集
区姚李镇曾墩村。白天，他
扛着锄头在田埂间劳作，夜
晚，煤油灯下总摆着他用废
报纸裁成的画纸。村里的老
辈人笑他“不务正业”，他
却把麦浪翻滚的金黄、荷塘
摇曳的粉白、炊烟升起的朦
胧，都悄悄收进了画里。这
个整日与泥土打交道的后
生，心里藏着对家乡那片热
土的钟情，装着农村那片天
地的绚丽。
随着岁月流逝，村里的

年轻人陆续离开，曾经热闹
的村落渐渐冷清。陈福道却固执地守着老屋，守
着他画了一辈子的村庄。清晨，他踩着露水去画
沾着晨霜的菜畦；黄昏，他蹲在石桥边捕捉夕阳
给河面镀上的金边。老井、歪脖子树，在他的画
里都有独特的故事。他总说：“这些老物件啊，
就像村子的魂，我得把它们都留下来。”

前些年，经过天长日久苦练，终于勾勒一幅
展示《春夏秋冬》四季画图。画里，春有桃花灼

灼，夏有莲叶田田，秋有稻谷飘香，冬有
白雪皑皑，每一幅都凝结着他对家乡这片
土地的情愫。村民们围在画前，看着画中
熟悉的场景，回忆起儿时在田野里捉蜻蜓
嬉戏的时光，个个伸出大拇指夸个不停
口。
陈福道的作品分别参加“书画进市展”、

“书画进区展”等，姚李综合文化站书画室里
有多幅作品常年展览。“我的画只属于家乡
这片土地。”陈福道常说。节假日，他教村里
的孩子们画画，教他们用画笔记录下家乡的
美。孩子们跟着他穿梭在田野间，学着用色
彩描绘云朵、田野、庄稼，用线条勾勒阡陌纵
横，对孩子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乡
村一名编外的“美术老师”。

每当夕阳西下，陈福道又坐在了老槐
树下，手里拿着画笔，沉思冥想。一阵微
风拂过，他的乡村情，早已融入笔尖，化
作一幅幅动人的画卷，诉说着对土地最炽
热的爱，也守护着一个村庄的灵魂与记
忆。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画家”，他用

目光审视家乡每个角落，他用脚步丈量村
庄的每一寸土地。几十年来，他远赴河
南、淮南市、霍邱县，近到叶集区、姚李
镇漫山红村等十几个美丽乡村，用手中的
画笔勾勒出乡村《村规民约》《邻里和
睦》《法治引领，依法治村》《五讲四
美》等一幅幅让群众耳目一新、引人注目
的宣传墙绘，记录着乡村和美，民风淳朴
的崭新风貌和乡村美景。

“因为我是农民，我画的就是我每天
看到的、经历的生活。这里的一草一木、
一人一物，都在我心里。”他的话朴实无
华，却道出了乡土艺术的真谛。艺术源于
生活，只有真正热爱生活、扎根生活的
人，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作品。随着时
间的推移，他的画技逐渐成熟，每幅作品
中，也融进自己对家乡的深厚情感。

他的绘画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年轻时，
他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忙着种地、养家，只
能在农闲时拿起画笔。没有专业的老师指
导，他就自己摸索。几十年来，他总结出要想
把画画好靠“四勤”：眼勤，留心多观察事物；
腿勤，多走动到野外去；嘴勤，多拜访老师指
点；脑勤，多动脑发挥想象力。

如今，姚李镇浓厚的文化氛围孕育出
一批像王和文、叶超凡、杨道群等书画爱
好者，他们用画笔为乡村留下了珍贵的影
像，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乡村的美丽与生
机。他们就像一个个播种者，在乡村的土
地上播撒着艺术的种子，让乡村这块沃土
上绽放出绚烂的艺术之花。在他们的画笔
下，乡村美景被定格成一首首永不褪色的
田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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